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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醉:作为生命体验的最高境界
———尼采权力意志美学研究

段建军，彭 智

(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尼采强调身体对于生命的极端重要性，把身体作为透视万物的起点，把具有肉身性的

权力意志视作生命的本质。他认为，随着权力的增长，生命力的充盈，生命体验就会由浅入深，由低
到高，由单纯到完满层层推进。“陶醉”是权力意志增长的最完满状态，是这个等级序列的最高阶
段，也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境界。“陶醉”在尼采生命艺术和生存体验共同构筑的美学体系中独具意
义，文章主要探讨“陶醉”在权力意志中的本质特性，以及它作为生命忘境和身体高峰体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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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高扬非理性的大旗，反拨西方的理性主义

传统，提倡生命本位，开启后现代身体学说的先河，

唤起人们对生存体验的的极端重视。他强调身体对
于生命的极端重要性，把身体作为透视万物的起点，

把具有肉身性的权力意志视作生命的本质。于是，
在尼采眼中，这个世界是权力角逐的舞台，也是生命

力竞争的战场，更是身体活力的在场。强调肉身性
的身体存在，必然会强调持存于身体的情感特性。
身体是体验的身体，也是情感的身体，作为生命本质

的权力意志，在根本上肯定身体情感，重视情感体

验。在尼采看来，权力意志是一种原始情感本能，一
切情绪、感情、激情和陶醉等情感状态都是这种原始
情感本能的展开。这里的情感就是生命作为肉身的
体验感受，而情绪、感情和陶醉等身体的体验状态，
则是权力意志在力的强弱程度下显现的等级序列。
生命体验随着权力的增长，生命力的充盈，就会由浅

入深，由低到高，由单纯到完满层层推进。“陶醉”
是权力意志增长的最完满状态，是这个等级序列的

最高阶段，也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境界。那么，“陶

醉”在尼采权力意志中的本质应如何界定，“陶醉”
对于最高生命体验的状态又该如何描绘，都是尼采

权力意志美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陶醉”
的体验状态对于生命的价值功能，以及“陶醉”的本
质对于架构生命艺术和指出审美人生之路的启发意

义也需要进一步厘清。

一、陶醉在权力中的本质特性

在讨论“陶醉”对于生命的价值，以及“陶醉”在
权力意志中的状态之前，我们需要对“陶醉”的本质
进行仔细分辨，以便和其他作为情感的权力意志的

情感现象进行区分，找到作为生命体验的最高状态

的内部边界和外部边界。尼采认为，“陶醉”在本质
上就是权力感在自身中的增长，是情感现象在巅峰

体验时的一种反映。他提出，“陶醉”的“本质是力
量的升华和充溢的感情。”［1］( P123) 这里，尼采为我们
指出了“陶醉”的两个本质特性，一是“力量的升
华”;二是“充溢的感情”。
首先，“陶醉”作为“力量的升华”就是权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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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是力量在角逐中不断积聚活力，完满自身，放射
青春的热量，并透显出一种带有红润光泽的体验状

态。尼采认为，“陶醉: 提高了的权力感; 内在的强
制性，要使事物成为一种对本己和完满性的反

映。”［2］( P1093)这就是说，“陶醉”在本质上就是权力意
志的提高，是生命力自身的丰盈和完满。而丰盈和
完满的力量往往会转化为一种创造力，会促成一种

艺术形象的诞生，它要求对生命本身进行美化，对粗

糙的激情予以修饰和赋形;而美化的、完满的形象往
往会作为陶醉感的激发器，激发出一片“陶醉”的新
天地。所以，尼采强调，“提高了的、常胜的生命的
形象及其美化力量: 以至于有某种完满性被置入事

物之中。反过来说:完满性之美在哪里显示出来，感
性和陶醉的世界就在哪里一道被激发出来，从古老

的并生状态( verwachsenheit) 当中。因此，宗教的幸
福包含着感性和陶醉。”［2］( P389)提高了的权力感往往
带来一种“陶醉”其中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既是纯粹
对美的享乐，又是对生命本身的快感反映。
其次，“陶醉”作为肉身的情感状态是“充溢的

感情”。海德格尔在《尼采》中认为，“陶醉是一种感
情，而且，肉身地存在的心情的统一性于是本质性地

占据支配地位，则陶醉就愈加地地道道是一种感

情。”［3］( P104)“陶醉”作为一种肉身性和支配性的情
感，是对理智的爆破，对严肃的颠覆。随着权力不断
的提高和丰富，生命不断的丰盈和健旺，作为生命的

身体性情感，由原始情绪不断向前推动、迈进，在荡
漾的激情中返回到身体自身，观照到自身，体验自

身。此时的“陶醉”，是权力达到最大值的时候伴随
而来的最高的幸福感，是享受自身而又忘掉自身的

快感，也是生命中最积极的快感。
虽然，“陶醉”属于情感，与情绪、激情等有着天

然的联系。但在尼采眼中，“陶醉”是爱，能提升人
的力量;是舞蹈，能美化人的行为;是信仰，能给人带

来极乐。与稍纵即逝的情绪相比，它是稳定持续的
情感状态;与动荡不安、狂放不羁的激情相比，它是
一种自信满满的悠游和闲适，是非理性的冷静，是权

力意志要求超出自身而又在“内在的强制性下”回
到了自身。所以，“陶醉”与权力意志的其他情感状
态有着明显的差别。
另外，“陶醉”是艺术创造的前提，它提升创作

主体的力量感和艺术敏感性，提升创作主体的艺术

赋形能力。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精彩描述了“陶
醉”( 或迷醉) 与艺术心理和艺术性体验的关系。他
认为，“为了艺术能存在，为了某种审美的行为和关

照能存在，一种心理的前提必不可缺:迷醉。迷醉得
先提高整个机体的敏感性: 否则就不会产生艺术。
所有受不同条件所决定的迷醉类型都具有对此的力

量:首先是性冲动的迷醉，这是迷醉最古老和最原始

的形式。同时还有随同所有巨大欲望、所有强烈感
情而来的迷醉; 节庆、比赛、精彩表演、胜利、一切极
限运动的迷醉;残酷的迷醉; 摧毁的迷醉; 某种天气

影响下的迷醉，比如春天的迷醉;或者在麻醉剂影响

下;最后是意志的迷醉，一种积聚的和膨胀的意志的

迷醉。———迷醉的本质是力量的升华和充溢的感
情。”［1］( P122 － 123)

“陶醉”对于真正艺术来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
前提条件。它是这样一种心理体验: 它首先建立在
“最古老和最原始的形式”———性冲动的陶醉之上，
也就是在最本能的身体欲望带来的快感之上，是肉

身性的整体存在，随着权力的增长逐渐趋向于意志

的陶醉，最后，富余的力量会燃烧成绚丽的艺术之

光，这个光芒照耀自身，也照耀周遭。艺术之光是
“陶醉”带来的审美形式和审美幻觉，就如迷醉的酒
神遇到光辉的日神一样，酒神的激情被日神的宁静

克服，而同时又被赋予以美化的形象，酒神和日神此

时相互结合而不分彼此，力量达到了空前的完满。
“在这个状态里，人出于自身的丰盈，充实万物: 他
看到自己的所见所愿，鼓鼓胀胀，被挤压，强大，承载

着重力。这个状态中的人改变事物，直到它们映现
他的力量，———直到它们是他的完美的反射。这个
进入完满的必须一转变就是———艺术。甚至一切他
不是的东西，也成为他乐趣的自身;人在艺术中把自

身当做完满享受。”［1］( P123) 所以，在“陶醉”的艺术
中，艺术形象是完满力量的映现，而人们在艺术中也

可以享受到这种完满力量带来的快感。由此可以看
出，“陶醉”相对于激情，更有利于艺术，因为“陶醉”
比起激情更节制、更冷静、更能观照到自身，也就是
更能作为自己。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如果美是我
们相信我们的本质能力所具有的决定性东西，那么，

陶醉感作为与美的关联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奔腾和沸

腾。而毋宁说，陶醉的情调乃是最高的和最适度的
规定性意义上的一种心情。”［3］( P124) 很显然，海德格
尔和尼采对于“陶醉”本质的理解具有一致性，都把
“陶醉”和激情等其他情感序列作了区别对待，认为
“陶醉”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具有为艺术赋形的最大
能力，也是身体以生命的名义去观照和体验道德的

巅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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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陶醉中生命的忘境

尼采认为悲剧直接诞生于酒神歌队。狄奥尼索
斯使人们在音乐和悲剧中享受“陶醉”。在“陶醉”
中，人们沉醉在神秘的“自弃”状态，尽情狂欢，随处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随处绽放着快乐的花朵，在舞蹈

中狂欢，在音乐中沉醉，人们在酒神的带领下尽情放

纵着原始本能，步履轻盈，神态飘举，他们越过道德

的藩篱，跨过是非的禁忌，用身体享受着无限的快

乐，在迷狂中步入最高的福地。酒神的本质“通过
醉的比喻，被放到了最接近于我们的地方。不是由
于所有原始人和原始民族在颂诗里谈到的那种麻醉

饮料的影响，就是因为春天不可阻挡地来临，使整个

自然欢欣鼓舞，充满春天的气息，那种酒神的激情就

此苏醒，随着这种激情的高涨，主体淡出，进入完全

忘我的境界。”［4］( P19) 在酒神的“陶醉”和幸福中，生
命进入了“忘我之境”，这个“忘我之境”，尼采有时
又称作“神秘的自弃状态”。在这个原始本能的“忘
我之境”中，那些束缚人性的规矩和道德都被无意
识地遗忘，也只有在这个“忘我之境”中人才能真正
地获得身心自由，参与到快乐的自由游戏之中。
尼采在谈到最好的艺术家在创作中如何获得遗

忘的境界时说，“抒情诗天才感到，从神秘的自弃状
态和统一状态中发展成一个形象与比喻的世界

……”［4］( P35)可见，尼采已经洞察到生命中对于艺术
生成的肯定力量，即“遗忘”这一肯定之力。而“形
象与比喻的世界”就是诗人在肯定力量之上创造的
审美境界，不仅包括艺术作品还有艺术家本身也是

一幅呈现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尼采的“遗忘”理念
已经越过传统的樊篱，重新审视“遗忘”对于生命的
积极作用。传统认为，人应不断的求知，博闻强识，
掌握更多的应对外事外物的技术和经验;同时，在参

与社会事务时，应学会进入已然设置的道德规范的

伦理世界;在认识世界时，用至高的辩证法和理性的

原则，设立一个个不可逾越的“真理”标杆。于是，
人们的情感和具有生命情感的艺术活动就被逐出

“道德”和“真理”的理想国，欲望禁锢，禁欲横行。
那么，在尼采那里，“遗忘”到底是一种肯定之力还
是一种否定之力呢? 如果从产生的价值上看，“遗
忘”应该是一种肯定力，它在结果中肯定了生命，肯
定了艺术;从具体的功能上看，“遗忘”可以说是一
种积极能动的否定力，它是否定反动力的力。所以
从总体上讲，“遗忘”是生命中既包括肯定又包括否
定的能动力，而不是生命的反动力。这个“遗忘”

“只是一种惯性，它更是一种积极的、严格意义上的
肯定的阻碍力，可以归入这种力量的，只有我们经历

过的、体验过的、被我们吸收过的、为我们所消化的
( 可以称这种消化为‘潜入灵魂化’) ，却又不被我们
意识的东西，这就如同我们的肉体吸收营养的所谓

‘潜入肉体’的那种全部的、千变万化的过程。”
［5］( P35)
在尼采的权力意志中，“遗忘”作为一种积极

能动的否定力，它在我们没觉察到的意识中“消化”
掉了积郁在我们内心已成习惯的成见和偏见，它抹

去了那些困扰灵魂的怨恨和内疚，它让人忘掉知识

和道德束缚。这一切快感的发生并不是刻意的安
排，并非有意的忘却，而是权力意志的能动之力悄然

提升生命的时候，它本身自觉地潜入生命自身，对不

利于生命的“外物”进行“涤除”，使得生命返归本
性，重获新生。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中，对于“遗忘”境界，同样

有着丰富而精彩的论述，与尼采的论述殊途同归。
尼采借酒神歌队的活力之舞，彰显原始生命自由、快
乐的审美境界;庄子则用“逍遥游”，表达自己超乎
功利、万物平等的审美理想。无独有偶，他们都洞察
到“遗忘”才是达到最高审美快感的最佳途径，实现
审美忘境的不二法门。
那么，如何实现审美忘境呢。
审美的忘境是“陶醉”的生命所达到的至福状

态，这时，人把自己变成艺术品，作为审美现象而存

在，人找到了自己生存的充分理由，实现了生命的最

高尊严。对此，尼采描述到，“人载歌载舞，将自己
表现为一个更高的共同体成员: 他连走路说话都忘

记了，一路跳着舞飞到高空中。他的神态表明他着
了魔。……他感觉自己就是神，他现在甚至变得如
此狂喜、如此振奋，就像他在梦中看见诸神的变化一
样。人不再是艺术家，他变成了艺术品。”［4］( P20)酒
神的兴奋给人传导了一种艺术才能，让人强烈地想

把自我变成他人，想借他人的肉体行动，想借他人的

心胸来思想，于是自我舍弃了自己，魔变为他人，并

在自身之外发现了一个新景观，且与这一景观相协

调，这是一种酒神作用的日神式完成。苏轼也曾阐
释过这种“遗忘”的境界，他提出，“‘咸者’以神交，
夫神者将遗其心，而况于身乎? 身忘而后神存，心不

遗则身不忘，身不忘则神忘。故神与身，非两存也，
必有一忘。足不忘屦，则屦之为累也甚于桎梏，腰不
忘带，则带之为虐也甚于缧绁。人之所以终日蹑屦
束带而不知厌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
其至。”［6］“咸”是阴阳和合的状态，阴阳和合则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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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身忘心，畅快无比之感。阴阳失调，则生身心牢笼
之感，笨拙沉重之感。整个身心都不自在，生命就难
以达到健旺和完满的境地，只能病态地感受各种身

心束缚的痛感，而难以享受陶然忘机的快适，难以实

现“身与物一”的“忘我”或“无我”的“陶醉”之感。
想要进入尼采所谓的“神秘的自弃状态”，抵达“悦
志悦神”的福地，就要促使阴阳调和，生命力不断健
康发展，激发情感导向“陶醉”的境界。
中国的道家也认为，“遗忘”是实现“观道”“观

复”目的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遗忘”和“涤除”身
心的累赘来“玄鉴”，回到本真的存在。即是说，要
观照到天地大道，就要“消化”繁复的知识，去掉成
心做作，而非仅凭知识经验的标准和道德是非的判

断通达天地之至高境界。老子认为，“致虚极，守静
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7］要
“观复”，观照到生命周流不息，大道生生，就要使万
物返归本源，各适生命的本性，揭开各种遮蔽，才能

直达澄明。而达到澄明境界的路径就是“致虚极，
守静笃”，而“虚以待物”。这个“虚”正如尼采的
“消化”，只有把那些身心内外多余的累赘消掉化
掉，才能腾出空间让身心透明，才能妥帖地接待应接

之物。荀子也讲“虚”，并提出“虚壹而静”，他所说
的“虚”跟尼采的“潜入灵魂化”以及“消化”基本一
致，指不被主观欲念、成见以及积累的知识束缚，并
把它们化为无形，克服和消除其不利于生命的因素，

让身心空出接纳更多有利于生命的空间，使生命变

得更加轻盈，使身体能够更加轻松快乐，以利于其轻

歌曼舞。庄子的“遗忘”方法则是“心斋”和“坐
忘”，他认为，“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 《庄子·人间世》) ［8］( P147)“堕肢体，
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庄子·
大宗师》) ［8］( P284)这里的“堕肢体，黜聪明”并非真的
要毁灭身体和灵魂，它和“虚以待物”的遗忘法是一
致的，就是要求忘掉自己的身体，忘掉处心积虑，得

到一个身心两自在，这个自在就是真正的陶然忘机

的境界。庄子和尼采都洞悉到了这个关键，所以，庄
子说，“睽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
穷。”［8］( P264)( 《庄子·大宗师》) 通过这样的遗忘，人
才能真正做到“相忘以生”，让生命获得强力，精力
弥满，蹈励激昂。
实现审美忘境需注意的问题。
如上所述，“遗忘”对提升人生境界具有多方面

的功能，而尼采的“遗忘”，选择的是审美维度。为

了搞清尼采“遗忘”的独特价值，下面我们从它对生
命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意义，厘清能动和反动的

“遗忘”。
首先，反动的“遗忘”。这个“遗忘”类似于人的

神经机能障碍。它不在陶醉中无意识地消解各种外
在挂碍，不对进入生命的各种“外物”进行积极的消
化吸收与融合。反动的“遗忘”，把知识、道德、是非
甚至情感全部清除，让大脑和神经记忆变成空白，使

身体处在神经失忆的真糊涂状态。这种“遗忘”状
态是对生命的反动，不利于生命享受“陶醉”的快
感。因为当情感被清除时，作为情感的“陶醉”便失
去基础而不可能被激发和唤醒，这是权力没有增长

的原初阶段。情感本能失去了增长的基础，也就失
去了朝着陶醉状态迈进的可能性。正如庄子所说，
“人 不 忘 其 所 忘，而 忘 其 不 所 忘，此 为 诚
忘。”［8］( P216 － 217)( 《庄子·德充符》) 这种反动的“遗
忘”，忘掉了不应该忘的，而对“忘”本身念念不忘，
这种刻意去忘，刻意追求遗忘境界的目的之心，和计

较目的是否达到的得失之心一样是一种执著。只要
执著于“忘”，人就不会达到真“忘”，也不可能实现
有价值的“遗忘”。有些人表面上“忘”掉了，实际上
却还深陷其中，耿耿于怀，被他们自己标榜的已经

“遗忘”了的“身外之物”束缚役使，无法解脱。他们
不是像尼采说的那样，权力意志富余得足以挥霍馈

赠，不要求任何回报。这些虚假的遗忘“是役人之
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8］( P232) ( 《庄子
·大宗师》) 以他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以他人
的安逸当作自己的安逸，而不把自己的安逸当作真

的安逸。他们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超脱，更没有获得
真正的自由，也就不可能实现陶醉的遗忘。
其次，能动的“遗忘”。尼采的“遗忘”是陶醉的

遗忘，是对生命能动的“遗忘”。这种“遗忘”是不自
觉地把各种外物变为自身的一部分，变成生命本身

不能觉察，也无需觉察的有机成分，从而有效地提升

生命的轻盈与完满程度。庄子说，“忘足，履之适
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
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
之适也。”［8］( P662)( 《庄子·达生》) 这种身心的安适，
无疑就是一种身在其中而忘在其中，生于其内而身

在其外的自由境界。庄子点明了从物质、是非、心灵
到“遗忘”本身的自由境界，这种境界就是陶醉的忘
境。尼采和庄子一样，主张在有限的身体上观照和
体验到无限的自由境界，正如老庄超脱出来而“与
天地精神往来”的景象一样，“今者吾丧我，汝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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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于无竟”( 《庄子·
齐物论》) ［8］( P108) 这种对生命能动的遗忘与《周易》
里“得意忘象”，海德格尔“存在的遗忘”是一致的，
这种“遗忘”才显示了生命中陶醉状态的价值，体现
了生命存在的幸福感。故尼采说，“显而易见，没有
遗忘性，或许就没有幸福，没有欢乐，没有希望，没有

自豪，没有现实存在。”［5］( P35)

因此，在尼采那里，“遗忘”不仅是陶醉快感的
特征之一，而且是能动的提升生命，带动身体迈向健

康的极乐境地，让身体本身呈现一种轻盈的舞蹈形

象，让肉身的生命完满地实现艺术的生存体验。

三、生命实践的高峰体验

“遗忘”作为生命体验的最高境界，是发自生命
本源的快感，是生命实践的最高层级。陶醉发自身
体本身，是肉体性沉醉，它整个地属于生命，是生命

绵延的情感。同时，它不同于一般的低级表层快感，
而是生命最高快感的迸发; 也不是一般观照外物的

感受，而是观照外物和反观自己相统一性的体验，是

全身心参与的高峰体验。
“遗忘”是源于生命本能的快感。尼采指出，

“性欲、陶醉、残暴: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最古老的‘节
庆快乐’，所有这些同样在原处的‘艺术家’身上占
上风。”［9］在尼采那里，“遗忘”和身体情感，身体欲
望密切相关，和性欲一样，它还伴随着新生命的创生

和孕育，它不但显示人身心的快乐，更彰显人青春的

强力。它像人类最古老的“节庆快乐”一样，发自生
命最原始的本能，是生命力量强大得足以要求支配

时伴随而来的一种快感。在参与实践的艺术家那
里，这种情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权力得到最大的提

高。艺术家以它支配着艺术品，也支配着自己，在支
配中享受“节庆”的狂欢，在狂欢中步入“陶醉”的
境界。而“哲学家”困于理性的束缚，“道德家”囿于
伦理的规约，他们或者严肃冷酷，或者颓废虚无，或

者悲观禁欲，不能冲破这些反生命情感的樊篱，因此

也无法感受到“陶醉”的快感。尼采认为，天才的抒
情诗人最能感受到那种“神秘的自弃状态”，而“最
高的理性状态乃是一种冷静、清晰的状态，它根本不
能给与那种由各种陶醉带来的幸福感……古代哲学
家们反对一切令人陶醉的东西……古代哲学家们是
实践上最大的外行，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注定要成为

外行……实际上一切的结果都是演戏……结论: 在
生命实践上，在忍耐、善良和互助方面，小人物远胜
于德性哲学家们。”［2］( P1043)“哲学家们”习惯于在理

性上推论辩证，他们专注形而上学，却不了解大地的

意义。他们按照自己的假设，悬置一种目的，认为世
界就是按照这种目的运转，而世界在这种万能的

“目的”面前只能被动地接受安排，并呈现“虚假”的
现象。其实，大地上的生命体，一直自由而快乐地实
践着，按照自己的身体本能和情感本能，存在并成长

着。酒神就是这样一种生命本体性的存在，“酒神
不仅有一种吞噬万物的整体感，有一种高度的力量

感，它要强盛、强化、爆发和释放，要获得‘肌肉的支
配感’狄奥尼索斯不仅将创造和毁灭融于一体，它
也将力、醉和性兴奋融为一体”。［10］“肌肉的支配
感”正是身体性存在，这种存在包含了权力、陶醉和
性兴奋的统一性，它的理性是身体的理性，它的道德

是身体的道德，它的快乐是身体的快乐。
“陶醉”是生命的最高体验。前面已经谈到，

“陶醉”是一种生命体验，但是，生命体验是多层次
的，而“陶醉”则属于生命体验的最高层。作为情感
的权力意志在生命之流中发展到巅峰时刻，他就体

验到最高的幸福感，“物我两忘”而又“物我为一”，
身体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难分彼此。马斯洛把生命
体验中这一最幸福的状态描绘为“高峰体验”( peak
experience) ，他指出: “高峰体验一词是对人的最美
好的时刻，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是对心醉神迷、销
魂、狂喜以及极乐的体验的概括。”［11］( P366)高峰体
验在人本主义那里“是人在进入自我实现和超越自
我状态时所感受到的一种豁达与极乐的瞬时体

验。”［12］这里，我们看到马斯洛的高峰体验与尼采
的陶醉在本质和状态上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我们不妨从马斯洛“高峰体验”的角度去理解

尼采的陶醉状态。高峰体验的内涵和特征在如下几
个方面与“陶醉”是相同的: 一是体验的情绪性。
“陶醉”是一种基于情感的高峰体验，不管是纯粹激
情的陶醉还是带有冷静气质的“陶醉”，它们都是一
种情感的反映状态，都是从身体本能出发而逐渐提

高的;二是程度的最高性。“陶醉”的高峰体验往往
力量强大，愉悦的情感使身体快感抵达极点，达到了

忘我和无我的境界，它以强大的力量爆破了主观并

遗忘了主观;三是感受的完满性。在“陶醉”的高峰
体验中，生命体验到的是最佳的舒适状态，整个身体

都感到轻松自在，毫无沉重之感，生命之力异常强烈

而自觉爆发，精神格外兴奋，忍不住要舞蹈，要升华

成尽善尽美的艺术。“陶醉”的高峰体验是生命的
强劲在场与强力参与，“是人回归自然或人与自然
合一的认同体验，像东方人那样，人生的目标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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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超越，自我摒弃，自我意识和关照，与世界相融

达到天人合一，人我一体。……它类似于东方禅道
意境中的‘大我’或‘无我’的状态。还把这种形式
看成是一种接近东方佛学和禅道顿悟的境界，把存

在认识内容看成是认识论上的最终顿悟，即真正的

终极真理。”［11］( P146)

“陶醉”的体验方式完全是身体性参与，甚至是
宇宙性参与;是灵与肉的交响，是人与自然的合欢，

是身体与宇宙的共存。首先，这是一种身体性体验。
虽然这种体验的快感产生有多种途径，但是，不管是

对“他者”的艺术性观赏还是对“他者”的支配，最初
和最后都是身体性的体验; 同时，“陶醉”的高峰体
验是对快乐的极致描绘。随着自我生命价值的创造
和实现，快乐也伴随而来。它实现了人对自身的存
在性认知，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我的全部潜能，而

把自己的力量推向巅峰，实现了对自己能量的完全

支配，真正发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感到自己窥
见了终极的真理、事物的本质和生活的奥秘，仿佛遮
掩知识的帷幕一下子给拉开了。”［11］( P366)同时，拨
开云雾而窥见天道，实现了身体与宇宙的融合，实现

自己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峰境界。“陶醉”的人
主宰着自身，支配着自己，物我为一而忘掉自身，权

力达到了一个最大的峰值，它在春天的旋律一样的

音乐和悲剧中迷狂，它需要舞蹈来释放自己的能量，

生命在形象和比喻中变得轻盈，生命的全部力量都

蓄积在身体之中，而我们却感受不到，因为我们已经

忘掉自己。权力在此时强大得足以毁掉一切，不顾

一切地消耗，全力迎接这一高峰体验，哪怕在“陶
醉”中可能悲剧性地毁掉自己。而此时的生命并没
有毁掉自身，而是体验到了最愉悦的审美快感，创造

了最大的艺术价值，为生命本身给予了最大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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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xication: As the Highest Sstate of Life Experience:
Aesthetics of Nietzsche’s Will to Power

DUAN Jian-jun，PENG Zhi
(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 Nietzsche thinks the essence of life is the will to power，stresses 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the body for
life，perspective of the body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all things，and sees the body of the will to power as the essence of
life． He feels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the power and vitality of the filling，life experience will be implemented progres-
sively，from low to high，from simple to perfection step by step．“Intoxication”is the most successful state of the will
to power growth，not only the highest stage of this hierarchical order，but also the highest level of life experience．
There are very important values in life art and life experience in Nietzsche's life，This article will investigate the es-
sential character of intoxicated，and it＇s character of the environment of forgetting and peak experience．
Key words: intoxication; the will to power; life experienc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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